
秋忙，秋忙！
忙 完 田 地 里 的 忙 场 院 上 的 ，外 头

忙 完 了 赶 紧 忙 家 里 头 的 。 谷 黍 都 碾
完，颗粒入了仓。山药蛋起回了家，个
头大的没受伤的进了窨子，小的碎的
还有让刨伤的山药蛋也还不少，足够
十几或者几十蛇皮袋子。这些碎山药
蛋、有伤的山药蛋都留出来，还有大用
项，用磨擦子磨碎了，打澄出白生生的
山药粉子。腊月正月压粉条蒸点饳，
离不开山药粉子。这东西大名儿叫土
豆淀粉，村里人不叫淀粉，就叫山药粉
子。想吃粉条子、粉圪垯，想吃点饳，
就得有山药粉子，想弄到好的山药粉
子，就得磨山药。

如 今 要 说 磨 山 药 ，比 以 前 简 单 多
了。大桶大槽里把山药蛋洗出来，准
备 好 大 缸 大 瓮 大 铁 桶 。 约 好 加 工 的
人，拉机器上门，一开机器，三两个钟
头就搞定。剩下就是自己慢慢打澄。
可二三十年前的磨山药没这么轻松，
那是真的一家人下手，实打实地，一个
山药蛋一个山药蛋地磨，费人哩。

腌菜和磨山药差不多就前脚后脚
的事情。大缸大缸地腌菜，大缸大缸
地打澄山药粉子。开始磨山药是在白
露秋分的节令，天已显凉。那个年代
一家子人口多，四五个甚或六七个孩
子的家庭也不稀见。磨山药，是全家
人的事情，全家总动员一齐下手，就是
分工有所不同。男人们和男孩子负责
洗 山 药 蛋 ，大 桶 大 铁 铲 搅 拌 ，得 大 力
气。女人们和女孩子们负责磨，一人
一个大盆，一副磨擦子工具。磨擦子
是一块硬铁皮，是把一个铁罐头钵子
拆开，磨光边缘，上头用钉子钉出密密
麻麻的小孔儿。另一面就是一排一排
尖尖的铁碴子，粗糙挂手，一不小心就
会划破手指手掌，人们把这铁尖尖叫

“眼皮子”。磨山药，就是把山药蛋摁
在这上面，一下一下地磨成浆。

孩 子 们 上 学 的 时 候 ，主 妇 们 只 能
自己一个人磨，男人给打打下手，速度
慢，不咋见功。孩子们过礼拜时，就搞
大突击，孩子们大了都不吃闲饭，人多
力量大。一前晌，一后晌，再捎带一晚
上，差不多就搞定了。我们家当年就
是这样子。母亲一个盆，大姐二姐还
有妹妹也是一人一个盆，呲嚓呲嚓地
磨，不停地磨，磨得脑门儿上鼻梁上全
是汗，磨得腰酸脖子困胳膊疼。山药
浆水有锈了，母亲和姐姐妹妹的手掌
心指甲缝儿让浆水浸得好多红呲呲的
纹 纹 道 道 ，蚀 得 会 有 点 疼 ，还 可 难 洗
了，好几天后也洗不掉。

我 也 会 拿 上 个 盆 子 磨 ，不 过 一 会
儿就得去干别的，比如，给她们往过提
山药蛋，她们的盆满了我给倒，倒在一
个大的容器里头。完了还得去攥山药
圪渣子。

粉 条 子 好 吃 ，山 药 粉 子 可 不 好 做
哩。磨好的山药浆，得过好几道工序
才行。大盆上架个抿面床子，铺上笼
布，用大碗把山药浆舀到笼布上，四个
角提起包好，狠劲儿地挤压，上下左右
反复地挤压，直到光剩渣子。渣子抟
成圆圪蛋，一排一排晾到小房顶上、鸡
窝顶上、窨棚顶上，等干了后，冬天出
猪食出羊食出鸡食。不晾干就捂馊了
捂酸了，好端端的东西浪费了，不能用
了。实际上，这些渣子如果舀上几碗，
少和点莜面，拍成鞋底子形状的片片，
码笼屉里蒸出来，蘸烂腌菜水，滴几滴
胡油，也可好吃了。中午剩下的，两面
少抹点盐，上炙床子烤得皮子焦黄，蘸
烂腌菜水，几滴胡油，更好吃。现在要

是再吃一回这东西，不知道好吃不好
吃了。不过这又等于白说，如今想吃
到这个也难了！

攥完渣子后，盆里的水变稀了，更
红了。上头是水，底下澄出白白的山
药粉子。把这些水搅匀，一齐倒进一
个个大缸大瓮里，澄上半天，然后要把
上头的红水一盆一盒舀出去，直到见
了粉子底。这些红水不去掉，粉子就
会“锈”，不白了。

大缸里的红水舀完，要续上清水，
一 桶 桶 地 往 里 倒 ，倒 到 多 半 缸 就 行 。
男人们和男孩子们该上手了，缸里杵
一根棍子，狠狠地搅哇，搅得腰困胳膊
肩膀疼，搅得龇牙咧嘴，一直搅到棍子
头触到缸底，下头的粉子全搅起来才
行。搅完一缸再搅下一缸、下下一缸，
一缸也不剩。停下手中的棍子，头是
闷的，眼是晕的，看一眼缸里头旋转的
水涡儿，更晕了。好几个钟头后，等粉
子沉淀了，再把红水舀出去，添清水，
搅，澄，再舀红水，最少也得三四个过
儿后，水差不多不红了。把水舀出去，
粉子留底下。这时候的院子到处是红
水，我爹说，咱就像那“洪湖赤卫队”。

接 下 来 ，粉 子 该 出 缸 了 。 几 个 白
面布袋子拆了，缝接成一张正方形大
篷布。用铲子把山药粉子铲到布上，
布的四个角挽起来，兜住一大包山药
粉子，挂在一根粗横木上，控水，多会
儿控得不滴水了，就能上炕了。炕上
铺几张牛皮纸，炕上是油布的人家也
有啥也不铺直接就摊开晾晒的。这晾
晒 也 得 好 几 天 ，正 房 ，窗 外 的 日 头 照
着，炕也烧得热热的，用小木耙子耙着

翻晾着，粉子干得就更快。干了的粉
子 并 不 全 是 面 面 ，还 有 小 颗 颗 在 里
头。有的人家直接装袋子，等吃的时
候再细罗，勤快人家在装袋前就罗一
下，吃的时候就省得再麻烦了。

干透了的山药粉子，瓷盈盈的白，
抓在手里绵绵的滑滑的，一攥还咯吱
咯 吱 地 响 ，响 得 人 心 里 怪 怪 的 ，很 舒
坦。

樱 桃 好 吃 树 难 栽 ，不 下 苦 功 花 不
开。幸福不会从天降，美好生活等不
来。这老歌里头唱的，正是我们的祖
辈日日年年做的。从一堆小的碎的、
刨坏了的山药蛋，到细腻如白雪的山
药粉子，这其中需要花多少人工、多长
时 间 ，经 过 多 少 个 工 序 、多 少 次 的 重
复！而我们的祖辈父辈就这样不厌其
烦地坚持着，坚守着，循环着。

用 机 器 上 门 给 磨 山 药 时 ，这 已 经
不是磨（mó）山药，而是磨（mò）山药
了。用机械虽省不少力气，可这一气
打澄、晾晒仍是很麻烦。后来有的地
方 出 现 了 可 移 动 的 磨 山 药 简 易 生 产
线，洗、磨、澄一条龙，最后能直接取粉
子。不过也有人干脆把山药蛋送到了
淀粉加工厂，付加工费，换回标准袋装
的山药粉子。可人们尽说这粉子比起
自家做的差远了。

母 亲 说 ：唉 ，有 奈 没 奈 ，瓜 皮 当
菜。这粉子，压粉去，还能凑乎，蒸点
饳，好赖也蒸不成。要么，咋也是妈老
了，不怨人家粉子的过。

现在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了。母
亲不可能再招呼着一家人磨山药、打
澄山药粉子啦。我们，我们的孩子们，
应该也没什么体验的机会啦。

村庄里的日子在漫长的时光中延
续着，变迁着，不少风物逐渐被一些科
技东西淘汰，慢慢随风飘远，可它们的
影子仍依稀可见。它们远去的背影总
会激起我们心头上的某一丝涟漪。

洪涛赋魂

曲曲折折
寻寻觅觅
一条河流到朔州
好像得到什么
懂得了什么

恢河元子河，虽肤色不同（1）
但它们是两条有宿命的河
它们背井离乡
命定在朔州马邑村南相会
然后携手前行

一千五百年前
在塞外一片萧瑟中
郦道元看到了壮观的风景
激动的文字随着泉水喷涌
洪源七轮（2）
拔地而起
这就是桑干河主流的气势
一条河自此有了青春的活力
七十二村水磨昼夜不停（3）
磨出农家门前，一个个流水欢歌的

日子

洪涛山，连绵的山峰
像奔腾的波涛
赋予桑干河奔腾的性格
让一条河有了魂
——桑干河在朔州怀仁市河头乡
毅然转弯东去
浩浩荡荡
定是心中有了奔腾的目标

曲曲折折
寻寻觅觅
一条河在朔州找到了魂

注释：（1）恢河水浑，元子河水清，
一浑一清，泾渭分明。

（2）“洪源七轮”，语出郦道元《水经
注》，“洪源七轮”即今朔州神头诸泉。

（3）由于神头泉水流量大，具有丰
富的水力资源，以前朔州桑干河沿岸的
村庄利用水力带动石磨碾米，现在神头
镇仍有水磨头、新磨头、南磨头等村名。

2018 年，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
系与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合作，在大同市
云州区吉家庄村桑干河南岸，对吉家庄
遗址进行发掘，出土有灰坑、窑、墓葬等
遗存，以及石刀、石斧、石镞、骨锥、鱼
钩、彩陶等器物。吉家庄遗址属于仰韶
到龙山时期的文化遗存。墓葬主人为
女性，早夭，依据墓主头盖骨画出的复
原图像看，她生前颧骨微凸，目光深幽，
考古人员称她为“五千岁吉家小姑母”。

五千岁吉家小姑母

一块碎碗片
在桑干河南岸褐色的土地上闪闪

发光
一群人，在这旷野光的隧道里
折腾了五十多年，他们小心翼翼地

发掘
要找到另一群人

在一个早晨
一位小姑娘，带着远古的风尘
穿越五千年，来到芳草茵茵的桑干

河畔
她颧骨微凸，目光深幽
颈上石头蚌壳串成的项链
发出阵阵青春的声响
但激越中似有沉闷
似在声声叩问：
小姑母为何早早夭折
是病死，还是其他？

炊烟散尽
一群人，刚刚离去
石刀石斧石镞石纺轮鱼钩
各得其位，安静地等待着
仿佛一声吆喝，它们就各司其职
一个聚居的村落
又有了生机

五千岁吉家小姑母
领着一群人，在时光的隧道跋涉
他们在桑干河边
看到了中华远古文明的曙光

一个人与一座桥

惊蛰过后
我跟着清朝的一朵雪花
来到云州区堡村西北的桑干河铁

索桥

雪花指给我看
北岸火山岩裸露的悬崖
像一头老牛卧在那里
桥上八根铁索
俨然是老牛怜悯过河的人
临死前献出的筋骨

蓦然，南岸走来一位青年
河风猛烈，桥身晃荡
他躬着腰，咬紧长辫
迈着山汉的步子
小心翼翼地走着
雪花告诉我，他叫李殿林（1）
要到太原晋阳书院读书去

寒来暑往，数年苦读
桑干河两岸的山榆
绿了又黄，黄了又绿
一年春天，他告别铁索桥
心里装着清澈的桑干波涛
走进京城
走进清朝的官场

在朝廷做官
他常思家乡铁索桥北岸的老牛
——做人要像牛一样淳朴
常想家乡铁索桥下清澈的桑干波

涛
——做官要像波涛一样清澈
为了社稷，他不舍昼夜地劳碌
一日弹劾数官
被称为一代廉吏

1912 年春天
暮色苍茫中，桑干河铁索桥等来一

位老人
河风吹着他银白的胡须
他颤抖着走到南岸
回首北望，老牛犹在
铁索仍惊心
他不敢想朝廷（2）

几年后，铁索桥多了几根铁索
桥北竖起一座黑色的石碑
李殿林把他仅有的积蓄
最美的诗歌绝唱（3）
献给了家乡的一座桥

注释：（1）李殿林（1842—1916），清
末大臣，今云州区大王村人。曾任协办
大学士、典礼院掌院学士、邮传部尚书、
吏部尚书、清宣统皇帝经筵侍讲官。

（2）辛亥革命后，李殿林谢职回乡，
在他回乡几天后，1912 年 2 月 12 日，清
朝隆裕太后被迫代溥仪颁布了《退位诏
书》。

（3）李殿林回乡后，个人出资重修
铁索桥，桥修好后，他亲自撰写碑文，碑
文为一首七言律诗。

桑干九咏（之二）

孙掌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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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山药
郭宏旺

三代矿工情洒晋华宫矿
任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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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州赋
刘浩泽

北魏故都，云州新区。林胡游猎，
楼烦故地。赵武灵王平代地，胡服骑
射辨华夷。北国重镇，奇秀环峙；千古
要塞，拱卫京畿。头枕采凉千年雪，脚
踏桑干万里泊。朔风劲吹，经年黄沙
不侵；春风和煦，绿意满坡难掩。塞上
风光，见证数千年更替；民风淳朴，赓
续 古 文 明 传 承 。 山 清 水 秀 ，气 候 宜
人 ；寒 来 暑 往 ，秋 收 冬 藏 。 天 地 孕 育
华 夏 发 祥 ，大 道 之 行 ；万 象 吞 吐 八 方
余 烈 ，天 下 为 公 。 熔 岩 巨 献 ，星 罗 棋
布，穷尽万象之妙；辰宿列张，雄峙苍
穹 ，慨 然 天 地 造 化 。 岑 峰 耸 立 ，南 山
睡佛，春秋曾几问云月；坐地接宇，暮
鼓 晨 钟 ，昊 宇 广 厦 入 星 天 。 残 阳 斜
柳 ，西 风 猎 猎 ，瓮 城 古 邑 犹 闻 铜 铃 阵
阵；沐风骄阳，玉立亭亭，杜庄土林镌
刻岁月匆匆。凤凰栖息，吕家别院喜
报 三 元 ；余 晖 唱 晚 ，帝 师 故 居 访 古 寻
幽。山川形胜，逶迤连绵莽莽苍苍；钟

灵毓秀，鸾翔凤集人才济济。三千年
物阜民丰，百余世人丁兴旺。火山列
屏，举世奇观，沐浴万年沧桑；桑水奔
流，波光煕照，泽被千古民生；百里平
畴，阡陌纵横，万顷金针似锦；青山如
黛，碧水如诗，世代文脉荟萃。游目骋
怀，感天地深邃而旷达；置身其中，体
自然神清而气爽。

戊戌五月，撤县设区。岁序更替，
华章日新；明珠瑰玮，气象万千。数载
栉风沐雨，矢志砥砺前行；牢记殷殷嘱
托，转型示范发展。乘大同崛起之东
风，构八方通衢达京津。万亩黄花似
锦绣，萱草花海醉游人。物换星移，雨
露润泽；欣逢盛世，百业俱兴。唐家古
堡诗情画意，忘忧大道通途胜景。风
光旖旎，文化粲然。人民幸福，百姓乐
业 。 塞 外 雁 北 故 土 ，重 塑 古 都 辉 煌 。
呜 呼 ！ 云 中 圣 境 ，黄 花 之 乡 ；忘 忧 山
水，大美云州。

与 世 界 文 化 遗 产 云 冈 石 窟 毗 邻
的晋华宫矿，建于 1956 年。当时我的
四 叔 任 厚 随 着 煤 炭 工 业 部 建 井 二 处
的 上 千 名 大 军 开 进 大 同 云 冈 峪 石 板
沟 一 带 ，受 命 开 始 建 设 晋 华 宫 矿 。 正
值 天 寒 地 冻 ，西 北 风 夹 着 黄 沙 呼 啸 而
来 ，荒 山 枯 草 一 望 无 际 ，百 里 河 道 冰
天 雪 地 ，建 设 者 们 就 地 搭 起 帐 篷 ，在
荒 无 人 烟 的 深 山 沟 里 开 始 了 艰 难 的
创业之路。

四 叔 说 ，当 时 工 作 环 境 非 常 艰
苦 。 他 所 在 的 是 开 拓 大 巷 的 工 程 队 ，
整个生产作业环节全凭手工劳动。劳
动 强 度 大 不 说 ，开 掘 的 巷 道 里 地 板 涌
水 顶 板 淋 水 煤 壁 渗 水 ，好 几 台 水 泵 不
停 地 抽 水 ，但 工 作 面 里 边 的 水 仍 然 很
大 。 有 时 打 眼 儿 遇 上 水 线 ，钎 杆 钻 时
水珠乱飞，拔出钎杆更是水如泉涌，装
炮和填炮土实在难操作。当时水靴和
雨 衣 数 量 很 少 ，一 个 班 三 四 十 名 工 人
仅 分 配 几 双 水 靴 和 几 件 雨 衣 ，大 部 分
人 穿 着 布 鞋 ，出 井 后 衣 服 鞋 袜 湿 透 。
当 时 也 没 有 澡 堂 ，工 人 出 井 后 只 能 用
洗 脸 盆 冲 洗 一 下 了 事 ，第 二 天 上 班 时
衣服鞋袜未干又穿上下了井。生活也
很是艰苦，一周改善一次伙食，可以吃
顿 白 面 馒 头 或 大 米 和 炖 猪 肉 ，其 余 六
天都是谷子面和玉米面窝头或高粱面

主食，副食几乎全是素菜，早晚更是只
有 腌 制 的 咸 菜 。 一 开 始 住 帐 篷 ，夏 季
闷 湿 潮 热 难 耐 ，冬 天 则 寒 冷 异 常 。 后
来 住 进 荆 笆 房 子 ，条 件 比 帐 篷 略 好 一
些，但仍然是相当艰苦。条件艰苦，但
大家的干劲不减。如今年迈的四叔讲
起 那 时 的 劳 动 竞 赛 时 ，仍 是 一 脸 自
豪 。 他 说 ，在 晋 华 宫 矿 开 工 建 设 的 岁
月里，建井二处的建设方针是“缩短战
线 ，集 中 力 量 ，完 成 一 批 再 建 一 批 ”。
为 了 全 面 完 成 建 矿 任 务 ，全 处 开 展 了

“一事一赛、对手赛、连环赛”的红旗竞
赛 ，他 所 在 的 工 程 队 在 裴 润 林 队 长 的
带 领 下 月 月 超 额 完 成 生 产 任 务 ，凭 的
就 是 工 人 们 想 国 家 所 想 急 国 家 所 急 ，
吃 大 苦 、耐 大 劳 、勇 于 奉 献 的 拼 搏 精
神。四叔回忆，当时全队 110 多号人，
大部分来自农村。按照“一专多能，人
人提高”的要求，他们边工作、边学习，
涌 现 出 了 一 大 批 技 术 人 员 和 技 术 工
人。四叔从农村来到建井二处两年多
的 时 间 里 ，由 一 个 乡 下 农 民 成 为 六 级
风钻工，架棚、砌碹、钉道也样样精通。

1959 年 10 月 4 日 ，马 武 山 井 口 彩
旗 飘 舞 锣 鼓 喧 天 ，建 井 二 处 以 提 前 6
个 月 的 惊 人 速 度 将 一 对 年 产 30 万 吨
原 煤 的 井 口 —— 马 武 山 井 移 交 给 晋
华 宫 矿 。 随 后 他 们 又 投 入 到 建 设 晋

华 宫 矿 大 井 的 火 热 战 斗 中 。 经 过 两
年 的 奋 战 ，晋 华 宫 矿 二 号 井—— 大 井
也 建 成 投 产 ，四 叔 所 在 的 工 程 队 也 归
属到了晋华宫矿。上世纪 90 年代初，
在 煤 矿 奋 斗 了 30 余 年 的 四 叔 退 休 回
老 家 颐 养 天 年 。 每 逢 我 回 乡 探 亲 ，他
都 会 向 我 询 问 晋 华 宫 矿 的 发 展 情 况 ，
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四叔是我从小时候就敬佩的人，受
他的影响，1978 年，我也成为晋华宫矿
工掘区掘进五队的一名掘进工。那时
开拓队组的井下工作面均是人工打眼
放 炮 ，落 下 的 煤 和 矸 石 用 机 械 爬 斗 装
矿 车 ，也 有 的 队 组 是 人 工 用 铁 锹 装 矿
车，工人戏称“拼刺刀”。矿车装满后，
人工串联矿车，拉到盘区，将煤或矸石
翻 倒 进 漏 煤 眼 儿 ，溜 进 下 层 运 输 皮 带
上出井。当时的矿灯是加液式的大型
灯盒，少说也有二三斤重，背在身上沉
甸 甸 的 。 澡 堂 没 有 淋 浴 ，洗 脸 洗 身 洗
脚全在一个池中进行。区队办公室也
全 是 简 易 的 平 房 ，工 人 交 接 班 室 的 凳

子 是 一 根 横 木 两 个 腿 子 埋 在 地 下 固
定 ，很 简 陋 ，每 逢 雨 季 屋 顶 常 有 漏 水
处。记得当时晋华宫矿只有十几栋矿
工 住 的 二 层 小 土 楼 ，大 部 分 矿 工 住 自
建的简陋小房，低矮潮湿，多数建在山
坡上，由羊肠小道相连通。

随着时间的推移，矿山悄然发生着
变 化 ，矿 工 的 生 产 生 活 条 件 不 断 得 到
改善。

2005 年 ，我 的 儿 子 任 丹 也 成 为 晋
华 宫 矿 的 一 员 。 他 从 事 的 井 下 开 拓
工 作 与 爷 爷 辈 父 亲 辈 的 工 作 相 同 ，但
工 作 环 境、生 活 条 件 以 及 工 资 收 入 与
以 往 不 可 同 日 而 语 。 不 变 的 是 ，与 老
一 辈 一 样 ，他 们 新 一 代 矿 工 同 样 热 爱
矿山工作，屡创佳绩。

数 十 年 过 去 ，通 过 一 代 又 一 代 人
的 拼 搏 奋 斗 ，晋 华 宫 矿 已 建 设 成 为 一
流 的 现 代 化 矿 井 ，成 为 煤 炭 战 线 一 颗
璀 璨 的 明 珠 ，由 1959 年 的 年 产 30 万
吨发展成为年产 570 万吨的特大型矿
井 ，先 后 获 得“ 全 国 煤 炭 工 业 双 十 佳

煤 矿 ”“ 全 国 煤 炭 系 统 文 明 煤 矿 ”“ 部
级 高 产 高 效 矿 井 ”“ 煤 矿 安 全 质 量 标
准化国标一级矿井”等多项殊荣。

如今晋华宫矿井下回采、开拓、辅
助队组等各个工作面的环境与以往相
比 真 是 天 壤 之 别 。 支 护 整 齐 的 大 巷 ，
工 作 面 是 一 流 的 安 全 标 准 化 ，先 进 的
防尘系统、通风系统、运输系统、通信
系 统、监 控 系 统 一 应 俱 全 。 原 先 的 矿
车运煤早已被先进的现代化运输皮带
所 代 替 ，矿 工 入 井 乘 坐 世 界 一 流 的 提
升 罐 车 ，井 下 大 巷 有 专 供 员 工 乘 坐 的
列车，安全、卫生、舒适。笨重的老式
矿灯也被重量仅有 200 克的锂电池矿
灯 所 取 代 。 员 工 交 接 班 室 宽 敞 明 亮 ，
环 境 舒 适 。 先 进 的 矿 井 技 术、安 全 高
效 的 作 业 环 境、丰 厚 的 薪 资 待 遇 吸 引
了大批具备采煤专业知识的大学生和
研 究 生 加 入 到 了 员 工 队 伍 ，他 们 从 第
一线做起，踏踏实实，兢兢业业，把自
己 的 青 春 献 给 矿 山 事 业 ，也 在 矿 山 找
到了自己的幸福。

向 来 有 超 前 意 识 的 晋 华 宫 人 早
在 2001 年 就 借 助 与 云 冈 石 窟 隔 河 相
望 的 优 越 地 理 位 置 ，独 辟 蹊 径 开 辟 中
国 第 一 、亚 洲 唯 一 的“ 煤 都 井 下 探 秘
游 ”项 目 ，并 于 2005 年 取 得 国 家 矿 山
公 园 建 设 资 格 ，入 选 首 批 国 家 矿 山 公
园名单。2012 年 9 月晋华宫国家矿山
公园正式开园，游客盈门。

如 今 走 进 晋 华 宫 矿 ，绿 树 成 荫 ，
犹 似 花 园 ，住 宅 小 区 环 境 优 美 ，宽 阔
平 整 的大街上车辆川流不息，男女老
少 欢 声 笑 语 ，显 示 着 晋 华 宫 矿 的 无 限
生机。前后山坡上低矮的自建房早已
消失得无影无踪，被人称为“煤黑子”
的矿工也过上了现代化的都市生活。

忆往昔风雨兼程。我家三代人同
在晋华宫矿当矿工，为之挥洒汗水、奉
献 智 慧 和 热 情 ，亲 历 和 见 证 了 晋 华 宫
矿的发展变化，我们为此而骄傲！

（《大 同 工 业 史》编 纂 办 公 室 供
稿 ，欢 迎 社 会 各 界 赐 稿 ，来 稿 请 发 至
平城书院邮箱：pcsy22@163.com）

冬日的风，尖锐而冷冽
光影，轻轻地落下
覆盖了寺前的石阶
也封存了这座古寺的记忆
然而，龙泉寺的桃花开了
它们在寒风中绽放
没有春的预告
只是在这沉寂的冬日里
悄然抬起独秀的花瓣，迎向世界
每一朵花都忘却了季节
在寒风的包围中舞蹈

它们的色彩，鲜艳又温暖
仿佛在宣告
即便冬天已经来临
生命依然不屈
龙泉寺的钟声依旧悠长
在这片寂静的大地上
桃花的香气悄然流淌
它们不问世间万象
只为这片大地上的温柔
诉说着永存的温暖

冬日，龙泉寺的桃花开了
黄俊涛

守望 李陶摄


